奥数冠军出身的数学大师(图)

                                  大数学家、两届法国中学数学竞赛冠军亨利·庞加莱

    不久以前，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东平在其个人博客上发表文章，称要“打倒万恶的奥数教育”，并称奥数教育对少年的毒害比“黄赌毒”还厉害。杨教授言论一出，立刻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可以说引起渲染大波。以至于某一日，浙江电视台某频道的编导给博主打来电话，邀请我作为佳宾参加他们的一挡节目，主题就是奥数究竟要不要举行，被我婉言谢绝了，但我还是电话里谈到自己的观点。

　　 而在近日南京又传来一条新闻，中国小学生的奥数题，居然难倒了世界著名数学家安德烈·奥昆科夫。报道声称：让人诧异的是，这位因为在“概率论、表示论和代数几何的相互作用”方面取得杰出成果而获得菲尔茨奖的数学大师，竟然说他从来没上过奥数，也不理解中国小学生拼命学奥数的做法，他认为那些太难、太刁钻的题目，很可能伤害了孩子们学习数学的兴趣。

作为一个大学数学老师，博主认为，奥数本身并不是坏事，至少它可以帮助发掘一部分孩子的特殊智力和数学兴趣。只是到了中国，每每要改变味道，好事会变坏事，以至于成为家长为子女加分，考取名牌大学的敲门砖，那样的话奥数就有害了。事实上，一个奥数得奖的学生参加高考的数学成绩肯定不会差。为啥要还要特殊照顾呢，这和家长们缺少冒险精神，想给孩子加一道保险的心态和有关部门的诱导有关。加分的结果不仅对孩子没有好处，也败坏了奥数的名声。我个人认为，奥数可以继续办，但仅仅作为参考分数，那样的话，依然有兴趣参加奥数的同学才是真正对数学感兴趣的。
在奥数的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一批数学家。举例来说，斯坦福大学数学系现任教授李俊就曾是上海市奥数的冠军。而19、20世纪之交最伟大的数学家亨利·庞加莱（他的一个猜想就导致了三枚菲尔茨奖的颁发，奥昆科夫与他相比就是小数学家了）便是两届法国中学生奥数冠军，并因此被保送进了大学。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国际性的数学竞赛而已，否则他也一定会拿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
以下是从博主写的一篇文章《庞加莱：第四维、立体主义与相对论》中选取的一节（约占三分之一），讲述了庞加莱的传奇人生，他的著作和学说同时启迪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艺术家毕加索。
    1854年，即黎曼拓展非欧几何学的那一年，庞加莱出生在法国东北部名城南锡的一个显赫家族，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他的一位堂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出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另一位堂弟曾任大众教育和美术部长。庞加莱的超常智力不仅使他接受知识极为迅速，同时拥有一副流利的口才，并从小得到才华出众的母亲的教导，却不幸在五岁时患上白喉症，从此变得体弱多病，不能顺利地用口语表达思想。但他依然喜欢各种游戏，尤其是跳舞，他读书的速度也十分惊人，且能准确持久地记住读过的内容。小庞加莱擅长的科目包括文学、历史、地理、自然史和博物学，他对数学的兴趣来得比较晚，大约开始于15岁，不过很快显露出非凡的才华。
19岁那年，庞加莱第二次赢得全法国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被保送到巴黎的综合工科学校，从此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虽然庞加莱从未在南锡念过大学，但那里的最高学府（建于1572年）却以他的名字命名。我国数学家华罗庚获得的第一个学位便是这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2002年春天，我有幸在亨利·庞加莱大学的卡当研究所访问了三个月，不仅了解到庞加莱的父亲曾是这所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也对南锡这座绿草如茵的小城留下美好的记忆，十二世纪以来她就是洛林王朝的都城。庞加莱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后进入高等矿冶学院，几年后获得采矿工程师的资格，可是他却醉心于数学，继续攻读科学博士学位，再后来，他成了巴黎大学数学和天文学的终生教授，并在母校综合工科学校拥有类似的职位。
庞加莱从未在一个研究领域作过久的逗留，一位同僚戏称他是“征服者，而不是殖民者”。即使在数学和相对论以外，他的贡献也难以胜数：光学、电学、电报、弹性力学、热力学、量子论、势论、毛细现象、宇宙起源，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数学都是庞加莱的领域，但他对拓扑学的贡献无疑最为重要。以他名字命名的猜想提出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并被悬赏一百万美元，可是至今仍无人认领。这个猜想说的是，任意三维的单连通闭流形必与三维球面同胚。（有意思的是，这个猜想的推广，即四维和四维以上的情形倒是被两位美国数学家分别证实，并先后获得菲尔兹奖。）由于庞加莱猜想理解起来不如哥德巴赫猜想或费尔马大定理来得容易，因此虽然它的价值非常之高，却少有业余爱好者问津。*
庞加莱的哲学著作除了《科学与假设》以外，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有《科学的价值》、《科学方法论》。他是唯心主义的约定论哲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公理可以在一切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但需以实验事实为依据，避开一切矛盾。同时，他反对无穷集合的概念，反对把自然数归结为集合论，认为数学最基本的直观是自然数，这使他成为直觉主义的先驱者之一。正是由于这些成就的取得才使庞加莱既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后成为院长），又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他同时处身于科学和人文两座金字塔的塔尖。庞加莱相信艺术家和科学家之间创造力的共性，相信“只有通过科学与艺术，文明才体现出价值”。
庞加莱给世人的印象是，留着胡子，戴着金丝眼镜，神态庄重。从气质上讲，我认为他与稍后的同胞画家马蒂斯、作曲家德彪西比较接近，他对哲学、文化领域的关注和贡献则延续了帕斯卡尔、笛卡尔这些前辈同行的传统。庞加莱被认为是一位法语散文大师，其哲学著作在各界人士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同样以文字见长的英国哲学家、长期引领英伦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伯特兰·罗素也曾经谈到，庞加莱是二十世纪初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物。当他在巴黎初次拜访这位数学奇才时，“舌头一下子失去了功能，直到费了一些时间（大约有两、三分钟），仔细端详和承受可谓他思想的外部形式的面貌和神采时，我才发现自己能够说话了。”
可是，每个人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性，虽然庞加莱对相对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完全接受狭义相对论，这也是让爱因斯坦永远感到遗憾的一件事。1911年万圣节，也是庞加莱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冬天，他和爱因斯坦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光学会议上首次得以相见。虽然庞加莱没有明说，但爱因斯坦敏感地意识到了，他非常失望地告诉友人，“庞加莱（对相对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尽管意见不一致，但会议一结束，庞加莱就应爱因斯坦的请求给他的母校——瑞士联邦工业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爱因斯坦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之一……”次年夏天，庞加莱穿衣时脑血栓梗塞逝世于巴黎，爱因斯坦则返回苏黎世做上了教授。
  *庞加莱猜想最终被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他也因此获得了2006年的菲尔兹奖。
